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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是大运河保护的屏障，河北省和沧州市地方性法规，为大运

河沧州段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系统、明确、具体、有力的支撑——

6月1日，我省首部保护大运河文化遗
产的《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条
例》正式施行；2日，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的 《沧州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若干规
定》公布，今年8月1日起施行。两部地方
性专门法规，开启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的新时代。

组织专家解读
为施行开先路

3月30日，《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条例》公布，4月14日，本报“文化
八仙桌”组织了以“依托省首部大运河法
规 保护好文化遗产”为题的访谈，邀请各
界人士对《条例》进行解读。参加访谈的主
讲嘉宾，有律师、志愿者、文化研究者、群
众组织代表、文物工作者、司法界人士；参
加互动的，有来自方方面面的读者。

访谈中，大运河文化保护专家郑志利
总结了以往的保护工作，提出加强行政区
协调合作机制、衔接和统筹平台，投入保
障资金等建议，契合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的主旨，道出一线保护工作者的期待；律
师王吉仓和司法界人士吴建伟，从普法、
司法、公益诉讼等角度，解读《条例》，阐
释依法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专业观点，
有法可依，有法必行，深入人心；群众组
织代表、爱心志愿者王成东，根据多年来
进行志愿服务的经验，对政府引导、信息
公开、垃圾分类等问题提出建议，接地
气、利实干，是来自群众的心声。

参加访谈的嘉宾和读者，基本代表了
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社会各层
面。解读《条例》、梳理大运河沧州段文化
遗产保护历史、展望未来，建言献策、群
策群力，在《条例》已颁布还未施行这一
关键节点，起到了一定指引作用。

本报“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为《条
例》实施前的宣传，在全省沿大运河城市
传媒中，开了先路，做了有益工作。

数百人共议一个话题，《条例》亮点和
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意识，通过访谈和
紧随其后的报道，迅速传播到大运河畔、
街头巷陌。

鼓励宣传建议
给社会力量确权

《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条
例》 立足全省，在大运河保护方面，科
学、系统、时代感强；《沧州市大运河文化
遗产保护若干规定》针对沧州区域，明确
赋予社会各界宣传和建议的权利。

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在沧州多年前
就有了民间自发力量。郑志利介绍，2013
年 5月，大运河申遗办开始招募大运河遗
产保护志愿者。在此后的几年中，志愿者
进行了多次志愿活动，全市 110多名志愿
者捡拾运河垃圾，举办“保护运河人人有
责”“文化遗产在我身边”等签名活动。通
过活动，申遗深入人心，调动了运河人关
爱运河、保护运河的热情。民间组织与有
关部门联合，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
登台亮相。“公众参与是国际保护文化遗产
宪章的要求和作为世界遗产需要考核的内
容之一，也是大运河遗产带内公民权利的

表征。遗产区的民众是大运河保护和申遗
的相关利益者，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许
多群众深刻认识到大运河申遗的意义，并
主动参与进来。”

河北海岳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吉仓说：
“《规定》第 9条第 2款明确规定，‘鼓励
各类媒体、文化教育机构和志愿服务组织
等开展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宣传活动，
提高公众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有关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受到法
律明确保护和鼓励。”这意味着，根据《规
定》和其他行政法规，有关部门对于大运
河文化遗产保护的信息、动向、新发现
等，除涉密以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封锁、
瞒报，应依法履行向社会公开披露的责任
和义务。

令所有热爱大运河的人兴奋的是，《规
定》明确了建议权。王吉仓介绍：“第 15
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与大运河相
关且具有保护价值的对象，可以向所在地
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建议列入保护名录。
收到建议后，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及
时进行勘验，具有保护价值的，依照本规
定列入保护名录’，这个规定让我这个文化
爱好者异常兴奋。”也就是说，无论是谁，
不分个人还是组织、单位，只要怀有对大
运河文化遗产的敬畏爱护之心，发现有价
值的保护对象，都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建
议，而有关部门应作出相关反馈和处理。

今年年初，王吉仓就曾书面提出《关
于保护大运河岸边“百年老屋”的建议》。
王吉仓在建议中说：“多年来他在运河岸边
寻访历史古迹。《沧州日报》等媒体多次提
到，市区大运河东岸 （永济路至新华路
段）还有多处建于清末和民国初期的‘百
年老屋’，如王家大院及附近的老房屋。这
些‘百年老屋’承载着运河岸边近现代厚
重的历史文化，也是沧州市仅存、为数不
多、保存完好、真正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古
建筑，值得保留、保护。”王吉仓说，“近
现代建筑，适当保护是必要的。历史发展
是动态的。昨天的历史，是今天的古迹。
今天的现状，是明天的历史。《条例》明确
赋予的这项建议权，大家都应当充分行
使，有关部门应当尊重民智、民意，落到
实处。”

《规定》在不同条位，多处使用“鼓
励”一词，涉及到宣传、建议、资金、传
承、保护活动等多方面，充分显示了我市
通过立法调动发挥各界力量，保护好大运
河文化遗产的初心，给群众鼓了劲。

明确遗产类别
谢家坝保护成全国典型

与河北省保护大运河首部法规不同的
是，《沧州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若干规
定》还在第 2条中明确规定了“大运河文
化遗产”的种类和内容：连镇谢家坝世界
文化遗产点；大运河河道本体；大运河水
利工程设施遗存；大运河附属遗存：包括
古建筑、近现代建筑、古遗址、古墓葬、
石刻、窑址、原生景观以及各类伴生历史
遗存；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他大运
河相关遗产：包括历史街区村镇、工业遗
产等。

这使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了更准
确的指向性。

其中，名列第一位的连镇谢家坝世界
文化遗产点，去年在扬州大运河保护有关
会议上，成为成功保护的全国典型案例。

作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专家，郑志
利总结说，2021年，文物工作者对泊头沉
船、运河区南川楼沉船抢救性清理，挖掘
清理元明清时期各类文物及标本 200 余
件，为研究大运河航运及盐运管理提供了
丰富的实物资料。为保护和展示大运河重
要文物点，实施了连镇谢家坝水工智慧博
物馆建设、泊头清真寺等重点文保单位的
修缮。完成了全域河道清淤和岸坡护理，
开展了环境专项整治行动，运河沿岸“散
乱污”企业动态清零，实现了沿线村庄生
活污水管控。

去年，多家单位和各界代表，经磋商
研究，在谢家坝遗产点竖立起警示牌、安
装监控系统，对坝体附近道路进行重新美
化修整，制定文明游览行为规范，聘请专
职巡查人员，落实常态化巡查制度。谢家
坝保护、谢家坝水工博物馆相继完成，大
运河辉煌灿烂的文化、堤坝魅力、古人的
智慧重新呈现，群众对大运河的爱护保护
之情日益浓厚。

开启大运河开启大运河开启大运河
文化遗产保护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新时代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祁凌霄祁凌霄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近年来，沿大
运河行走，品读两岸的民俗风情、历史文
化、自然风光，成为一种悄然兴起的社会
文化现象，大运河的人气快速上升。走读
大运河及相关活动，成为沧州民间流动的
一道风景，也为大运河文化研究带来许多
新收获。12日上午，“文化八仙桌”系列
访谈，将邀请有关人士围绕走读这一文化
现象展开访谈。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白世国、
一澜、吴树强。其中，白世国是沧县文化
研究者，多年来沿运河寻访有关历史遗
存、民俗风情等，采访当地有关群众，写
出大量寻访文字，发现、保存了丰富的动
态人文资料；一澜是沧州市全民阅读促进
会会长、首批书香沧州“金牌阅读推广
人”，组织了“大运河阅读接力”、公益志

愿服务“为盲童点亮一盏明灯”等活动，
在阅读朗诵界有很大影响力；吴树强是市
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他以图书馆为依托，
开展了藏书、读书、著书、研究大运河文
化等多项活动。

以大运河为依托的走读，是沧州近年
来兴起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大约开
始于何时？都有哪些群体参加？人们基于
哪些想法或思考融入系列活动中？进行过
哪些有影响的走读活动？对繁荣沧州及大
运河文化而言，产生了什么效果？走读大
运河过程中发生过哪些动人故事？有什么
新发现？边走边读，边思考边践行，走读
大运河是全民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的一种
提升。未来，还将开展哪些相关活动？这
些问题都将在访谈中涉及，欢迎读者积极
互动。

时 间：12日上午9点
电 话：1883378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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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位享誉全国的中医名家了一位享誉全国的中医名家————

大医精诚吴兆祥大医精诚吴兆祥
本报记者 哈薇薇

生于中医家 师承施今墨

1895年，吴兆祥出生于今孟村回族自治县
孟村镇二街村，他的祖父吴履信是位受人尊敬
爱戴的老中医，仁心仁术，祖上留下的中药铺

“存仁堂”更是济世救人、闻名乡里。吴兆祥自
幼受家庭熏陶，酷爱医学。他勤奋聪慧，精于
古文和古代医学著作，熟读《黄帝内经》等中
医药著作后，更加坚定了从医的志向。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1932年，吴兆祥
通过努力考入施今墨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以
求取得更高的医学成就。施今墨是中西医汇通
学说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当时北平的四大名医
之一。吴兆祥一直敬重施先生的医术、医德，
他的志向便是成为施先生这样的大医，解除广
大群众的病患之苦。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在华北国医学院学
习的 4年时间里，吴兆祥除了系统地学习中医
学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还综合学习了西医
的病理、解剖等知识。学院附设医院，注重医
理与实践相结合的施今墨先生亲自应诊，并在
现场为学生讲解。当年侍诊于施今墨先生左
右，亲耳聆听老师教诲的情景，给吴兆祥留下
了永生难忘的印象，更成为他日后行医的心灵
指引。在50多年的从医生涯中，吴兆祥始终恪
守着一个医者的德行操守。

当时华北国医学院的学生主要来自京津及
周边地区，其中河北籍的学生较多。吴兆祥进
入华北国医学院就读时已过而立之年，他宽厚
正直的人品、儒雅倜傥的风度以及丰富的学
识，得到同学们的信任和敬重，大家都亲切地
称他为大哥。毕业前夕，同学们集体撰写了一
篇对吴兆祥评价颇高的短文以作留念。文中写
到：“吴君兆祥，冀之沧州孟村人。先世以耕读
积庆，学术文章渊源可叙。君尝攻经史，文藻
颇有可观，卓荦倜傥，凛然有豪气。其心其
志，唯期拯救平民，于是锐心医道，而与小儿
科尤为登堂入室。忧人之忧，乐人之乐，君斯
有之。君年长于全班，而品学兼优，又为吾侪
冠，故同学吾辈咸以兄长称之。”

穷人优先治 践行医者心

1936年６月，吴兆祥以优异的成绩在华北
国医学院毕业后，曾在北平名医汪逢春先生的
诊所行医，并以汪逢春为师继续学习，同时兼
北平国医公会施诊所主任。1943年９月因战乱
举家由北平迁往天津，先在天津一区24号路行
医，半年后于六区南昌路开设“瑞源堂”药铺
兼行医。虽然生活和工作的颠沛流离让吴兆祥
饱尝艰辛，但始终没有动摇其“鞠躬尽瘁、救
死扶伤”的医者之心。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传统中医药事
业的发展给予高度重视，战乱年代因种种困境
而濒危的中医药行业迎来了新的曙光。1953年
２月，吴兆祥重新回到北京，先后在同济堂、
同仁堂医院任主诊医生，踏入国家正规医院的
大门，这让吴兆祥如沐春风。他意气风发、更
加努力地践行着一个医生的天职。

当年的同仁医院虽为综合性医院，但中医
科不分内外、妇儿、五官等专业科室。中医大
夫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全科医生”，来问诊的病
人络绎不绝。加之吴兆祥对内、妇、儿等疑难
杂症都有着极深的造诣，故全国慕名求医者争
相上门，他经常持续工作到下班以后还不能结
束。对病患，他向来一视同仁，即便对方位及
高官，在他那里也必须按顺序排队诊治。但对
于生活困苦的农民，他却经常大开方便之门，
优先诊治。

70年代中期，吴兆祥从同仁医院的岗位上
退休。但他的诊疗工作却是退而不休的。80岁
高龄的老先生主动到街道“红医站”为慕名求
医的患者看病。除此之外，家中也经常挤满邻
里街坊或是亲朋好友介绍来的求医者，吴兆祥
依旧乐此不疲地为病人诊病把脉、巧拟良方。

退休 10年，门庭若市，90高龄，处方不
息。他一次次用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诠释
着自己对中医事业的执着和热爱，也感动着身
边的每一个人。他的后人吴忠源还清晰地记得
吴兆祥对他的教诲：心中有德，眼中有人，目
中有爱，行中有善。

一生勤学勉 医案后世留

吴兆祥后人、沧州民族文化学者吴丕清回
忆，吴兆祥终生保持着刻苦勤勉的学习习惯。
许多被他常年翻阅的医书都磨破了角，家里也
堆满了他不断研读的中医杂志。他视历代中医
大师的典籍为至宝，不但自己从中汲取教益，
还竭尽全力让其流传下去，惠及世人。1974
年，“文革”的风潮还在继续，吴兆祥冒着极大
的风险，辗转将自己保存的一本《丁甘仁医
案》交由沧州地区革命委员会翻印出版，以了
却自己的夙愿。

他曾亲自整理医案两次。第一次是在 1962
年至1964年，整理的是60年代初在北京同仁医
院中医科应诊时的医案，共总结了15篇具有典
型意义的医案，附有治疗体会与心得；第二次
是在 1981年至 1984年，整理的是 70年代初至
80年代初的医案，这是他退休后在街道“红医
站”和在家为邻里亲友诊病时的处方。吴兆祥
精选出其中数十个案例，并写下按语，为今后
的中医诊疗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也为后世留下
了一份宝贵遗产。

吴兆祥生活极其简朴，饮食不求膏粱厚
味，晚年仍坚持运动，精力充沛惊人，直至92
岁高龄。他去世后，由后人整理出版了《吴兆
祥医案》，成为中医药领域的又一部珍贵典籍。

纵观吴兆祥的一生，亦可映衬出我国中医
药事业的发展之光。他师出名门，潜心医道，
文采可观。在他92年的人生历程中，经历过战
争年代的起伏动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家庭的
变故。但他宁神定志，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地
坚守着自己的精神追求，以大医精诚的济世之
心，着手成春，为祖国中医药学的发扬光大贡
献了毕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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